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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简介 

李清穿越到了中唐，以商道进入仕途，被推荐到太子手下任职。逐渐崛起的杨国忠，不思李清给予的恩

惠，却反而频频陷害，欲除之而后快。老谋深算的李林甫更视李清为未来大敌，拉拢不成便屡屡刁难。

其他谋夺太子权位的王爷更狠狠下手，意图除掉每一个支持太子的官吏。而太子本身寡恩薄义，非但不

体恤手下，还因怀疑李清忠诚对其打击排挤。唐明皇李隆基，不计民生却贪图享乐，为巩固皇权利用他

游斗各个党派，为铺张挥霍利用他赚取钱资。

始终深陷政治漩涡的李清，如何在危机四伏的朝野脱颖而出，如何在安禄山的反叛中谋取利益，又如何

避免最终如前人一样弓藏狗烹的下场？李清决定建立一个掌握在自己手中，属于自己的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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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天宝初年，天下大熟，斗米不过十钱。话说剑南道阆中郡下，有一县名仪陇县，县南有一山，名金城

山，传说葛洪便在此羽化成仙，至今还留有抱朴洞，山间林木幽深、流水潺潺，仿佛那葛洪的五谷道场

尚存，这山吸得精华，竟颇有几分灵秀之气。

这一日山路上走来两人，乃一老一少两个游方道士，走在前面的是个道童，说是道童却身材高大，面相

业已成年，他身着皂布短褐袍，头戴紫竹冠，背着个粗布大行囊，虽是道童打扮，但举手投足间倒流露

出几分随意洒脱，不同于寻常唐人的气质。

他纵身跃上一块怪石，仔细端详它片刻，回头笑道：“我说老道，这里山奇石秀，你为何不在此建个道
观，也好养老升天。”

他身后的老道更是不堪，浑身上下全然没有半点仙风道骨，他身量矮小，面皮焦黄，背上布囊重似千

斤，直压得他嘴歪眼斜、发端凌乱，天正值三九，但豆大的汗珠却顺着山羊胡汇集，大滴大滴地落到地

上，蓝色的道袍也内外湿透，远远望去，头顶上蒸出腾腾白雾，却和那道家仙气毫无半点瓜葛。

“你以为我不想吗？到处受人白眼，这两年腿都跑细了。”他靠在大石上，把背上的袋子吃力地往上托
托，方才恨恨道：“不就是没钱吗？好容易攒下几个铜板，偏偏又撞上你这个大肚汉！”

说到钱，那道童瞥了一眼老道背上的布包，大笑道：“我倒从没见过象你这样拿钱的，你就不能去兑成
银子吗？这十贯钱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看把你压的，还是我替你拿吧！”

老道见道童的狼爪高高向自己背上抓来，吓得他倒退两步，失去了平衡，‘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急
道：“你且背好自己的行李，那里面可有我们吃饭的家伙，这钱，我自己背得动！”

他费劲地爬起，拍拍身上的尘土，寻思道：“是有些太重了，下山后先寻一个柜坊存下。”又抬头看看天
色，见西天飘来几块暗云，他急嚷道：“天已经不早，你快看看附近有无下山之路，莫要再露宿野外
了。”

道童醒悟，肚子咕噜一阵响，却是饿了，忙打手帘四处张望，突然他哑然失笑道：“我脚下可不就是下
山的路么？”

老道大喜，先抢路而去，道童跳下石来，行囊里又掉出把古铜剑，也顾不得放回原处，一把抓在手上，

紧赶几步向老道追去，两人大呼小叫，渐渐地声息远去。

这道童叫李清，本是江南一小镇财政所的会计，国庆和同事来四川青城山旅游，贪恋绝顶风光，失足掉

下山来，醒来时竟已来到了唐朝，被这孔方道人所救，接好了脱臼之骨。既受了人家的恩惠，自然得图

报，又想到自己无处吃饭，便答应做他一年徒弟，替他打打下手，这几个月过去，李清也渐渐适应了时

差，自然而然将自己当作了李隆基治下一芥草民。

说是道士，其实不过是装神弄鬼，哄些愚民蠢妇，骗几个钱米度日，这种把戏，李清的时代遍地都是，

和老道配合几次，倒也得心应手，竟被他悟出些新意来，前两日在新政县骗了一大户，哄得老太太十贯

棺材本，怕人家识破报官，只寻些荒野山路逃命，二人竟跑到这金城山来。



山下便是仪陇县，全县人口不到五千户，以张、王两姓为大，其中张姓中又以县南的张百龄府最为有

名，原因倒不是他家最富，而是其妻为新政县望族鲜于世家之女，族长鲜于士简有两子，皆在外为官，

有了这个靠山，这张府自然便成了仪陇县的官绅集散之地。

张百龄惧内，也造成他家人丁不旺，膝下只有一子，名唤张仇，少时斗鸡走马，长大后又迷恋上青楼，

平日里眠花宿柳，在这仪陇县也颇有几分风流名气。

可这两天，张府却乱成一团，少爷张仇突然变得痴呆流涎，一脸疯相，搂着母亲叫娘子，扯着父亲唤小

厮，张员外急请来名医诊治，把了半天脉搏，结论竟然是：中邪了。

既是中邪，那便和医无关，张百龄到处去寻些有法术的和尚道士，前两日来了个和尚，身似菩萨，笑如

弥勒，捏着拈花手，口颂金刚经，自称南海菩提士，来中土普度众生，弄得张夫人真当他是菩萨降临，

好饭好菜伺候，末了，却被张仇在他光头上扣了一坛子屎尿，落荒而逃。

张仇的病虽重，但除去那溺子的张氏夫妇，合府上下却人人明白他的病根，起因是张仇在外做官的大舅

有些门路，见新政县县尉已快到退仕的年龄，便想给他的外甥谋个差事，也好顺便照顾自己的家小，但

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有功名，至少是举人。信捎到张府，张百龄大喜过望，县尉虽不入流，但好

歹也是个官，可转念又凉了心，儿子连童生的资格都没有，何谈举人，好在离县尉退仕还有一、二年，

现在学还来得及，在委婉和儿子说明今后须得用功读书后，张仇一惊，便突然中了邪。

张百龄虽然也觉得这邪中得有些蹊跷，但身子老迈，禁不住夫人的擀面杖伺候，只得派人四处寻仙问

道。

……

“他奶奶的，去哪里找捉鬼的瘟猪道士？”

张才揉着额头上红肿的大包，恼恨地骂道，这已经是他两天来的第三个暴栗了，明明少爷是假装，偏就

老爷和夫人看不出，把所有家人赶出来寻找什么和尚道士，这寒冬腊月的，和尚道士可不窝在被子里想

尼姑道姑吗？

“无量佛！施主可是在寻道士？”

张才猛地一惊，急回过头来，象见了鬼一般，吓得连退几步，自己刚想道士，道士就出现在身后，只见

他眼前出现一老一少两个道士，皆笑咪咪地望着自己，那老道士身穿一件满是刺毛的蓝色麻布道袍，上

面斑斑点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左手甩一柄马尾拂尘，右手却死死拖着一只粗布口袋，看那架势，

象是怕人抢去，指节都捏得发白了，而旁边的少年道士，身上粘满枯枝草屑，两只拳头握得紧紧的，虽

也在笑，但那笑容里分明有些不怀好意。

张才一阵心慌，结巴道：“是倒是，可是……”他很是犹豫，眼前两人与其说是道士，倒不如说是两个叫
花子，能领回府吗？

“可是什么？我们可是青城山正宗的道士，有官府的度牒。”那少年道士在身上摸了半天，却没找到，又
笑道：“可能在包裹里！”便准备打开那硕大的行李包，细细搜寻一番。

“好了！别找了。”张才的脑门上一阵疼痛，心中长叹一声，便止住了少年道士。

“我家府上确实在寻道士驱邪，两位可跟我来。”

两个道士对视一眼，都掩饰不住眼中的狂喜：“若让他们解什么道家经典，恐怕难以唬弄，而捉鬼驱
邪，可不正是他们拿手的么？”

捉鬼之初，先得看人，这家人衣料是半新的上好细麻，鞋为绸面布底，却洗得发白，只瞄一眼张才的穿

戴，孔方道人便对张府的家境便有了初步的推断：大户人家，只怕有些吝啬。



“小哥，出来多少时辰了？这寒冬腊月的，可吃过晚饭？”

张才瞥了他们一眼，淡淡道：“放心！既让你们来驱邪，总归让你们吃饱”他突然想起一事，急低声
道：“叫你们来是给少爷驱邪，你们可记住一点，少爷的邪可是中在心里，可有可无，明白吗？”

二人大喜，这家人的言外之意，便是说他家少爷根本没有中邪，孔方道人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悄悄

塞给张才道：“亏得小哥提醒，这点钱，小哥可去喝碗酒，暖暖身子。”

张才本来是怕二人惹出事端连累他，便事先提醒，不料却有了意外收获，他掂掂铜钱，钱虽不多，但这

份奉承却让他很是受用，随手揣进兜里，铜钱叮当作响，直美到心里去。考虑片刻，还是将少爷中邪的

前因后果细细讲给二人听，算是还了这十几枚铜钱的情，最后再三叮嘱道：“我家老爷好说话，倒是夫
人有些严格，两位可要认准人了。”

“省得！省得！”孔方道人忙不迭应道，吃这碗饭的，还看不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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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佛！贫道是青城山孙甑生的师弟，道名孔方，见过张员外！”孔方道人合掌施礼，他游走江湖多
年，见鬼说鬼话，逢人说人话，到了达官贵人家，他会自称是张万福、史崇玄之流的门生，而象张员外

这等市井百姓眼里，孙大仙能捉鬼降妖，倒比那写了道家经典的史崇玄名气大得多。

“贫道奉师兄之命外出寻几味仙药，我见这金城山颇有几分灵气，便一路过来，正好碰见贵府寻道。”他
见张员外眼中骨碌乱转，似乎不太相信方才的话，又瞥了旁边的张才一眼，见他面无表情，不替自己说

话，显然那十几枚铜钱的热度已过，心中暗恨，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硬着头皮继续道：“本来贫道志在
寻药，但道家修身不修心，驱邪降妖，倒能增加修为，所以自荐前来。”

张员外‘哦！’的一声，能不能驱邪，倒是其次，他关心的是价钱，象那前几日的菩提士，邪没驱走，倒
拿走了两贯钱，只是看在他满头黄白秽物的面上，不好意思讨回，这次得先问清楚了。

沉吟片刻，便问道：“不知道长需要多少香火钱？”

孔方道人微微一笑道：“驱不了邪，贫道分文不取！”他早谙此道，只要上了手，就算劳务费不要，这香
灰、符纸钱总是要掏的，而且今夜的晚饭、住宿也有了着落。

张员外大喜，急道：“晚一天便深一分，事不宜迟，道长这就开始吧！”

道人却不答，回头对李清道：“徒儿，取为师的招魂铃来。”

李清应了一声，从包里取出一个蓝布包，刚要打开，却又止住手，对张员外笑道：“员外请站远些，这
招魂铃有些厉害，怕你经受不住。”

说完将包裹递给师傅，自己远远跑开，紧张地看着，这张员外见他脸色郑重，倒不象装的，也信了几

分，急站到一旁去，不知他要弄什么花样。

孔方道人小心地打开包裹，取出一只红色的铃来，铃上有孔，都被白麻塞住，里面装些硫磺火药之类，

必要时喷点火骗骗山野村民，这张员外只怕有些见识，用火倒落了下乘，只见他拿着铃，走到东南角晃

晃，又到西北角摇摇，那架势俨如一条探雷的警犬。

最后又小心地用包裹将铃包住，脸色晦暗，摇摇头对张员外道：“今天正好是腊月十五，岂不闻‘月满鬼
敲门’之说吗？本来我急着回山，也想强行一试，可刚才我验过，贵宅阴气太旺，邪属阴，更驱之不
易，需在阳光下方能施行。”

“可上次的高僧也说夜间不妨事！”

孔方道人见张员外还有些犹豫，又见徒弟向自己使个眼色，顺着他的目光斜眼睨去，见那墙边月门处隐

隐有妇人的裙琚，心下明白，定是那做主的人躲在那里偷听。

心中微微冷笑，便叹口气道：“如果员外定要今夜驱邪，只怕老道法力有限，反而坏了公子的性命，也
罢！老道还要去采药，员外另请高明吧！”

一弯腰，拾起他的钱袋道：“徒弟，我们走！”

李清答应，背上包裹，大步向门外走去，孔方道人摇摇头，苦笑一声，随徒弟离去，心里却在默

念：“一步、二步、三步，人来！”

“仙长慢走！”果然一女声传来，孔方道人心中哈哈大笑，放慢了脚步，诧异地回过头来，见一妇人从月
门处摇曳走来，紧跟着一名少妇，满面愁容，她们后面则跟着一群丫鬟婆子。

张员外见他夫人出来，心中暗叫不妙，他其实是想先掏掏这道人的底细，等会儿讨价还价时好占上风，

不料婆娘却出来坏事，自己婆娘平时也精明无比，可就是太溺儿子，一但涉及儿子的事，就变得跟蠢妇



一般，任别人宰割，想到自己黄灿灿的铜钱要白给了这邋遢道人，他心中着实肉疼。

“仙长慢走，请救小儿一命！”张夫人象只花蝴蝶般飞来，拦住了去路，盈盈向他施了个万福。

孔方道人见这妇人虽年过四十，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在，她肩披紫纱罗，身着榴花染舞裙，红色抹胸上

露出大片白肉，身材富态明艳，竟将旁边的年轻少妇压了下去，看得老道眼睛发直，不由‘咕咚’咽了口
唾沫。

李清正寻思这夫人竟如此耐冻，一转眼，却见老道被面前美色所迷，丑态毕露，心中鄙视，便重重咳嗽

一声，大声道：“师傅，师伯不是让咱们十日内要回去么？再不走，可就迟了！”

老道得他一叫，这才魂魄归位，干笑两声道：“晚一、二日也无妨！”又偷偷瞥了一眼那夫人的前胸。

张夫人似浑不知觉此道人的龌龊，莞尔一笑道：“仙长若驱了邪，奴家定重重酬谢！”

也不理丈夫在一旁拼命施眼色，高声命道：“请两位仙长到客房歇息，好酒好菜招待！”

早跑来几个家人，来接他们行李，但却死活也拿不走道人手中的袋子。

次日一早，孔方道人借口采办香烛，去县里寻个柜坊将钱存了，这才轻松走出，又去了茶馆，要二样细

点，泡一壶清茶，听了几段白书，眼看近晌午，这才悠悠返回，只待吃过午饭，便好作法驱邪。

刚进府门，却见那张员外早等候在那里，身后站着自己的徒弟，张员外见他进来便笑呵呵地道：“犬子
刚刚午睡，正好作法，道长可准备好了吗？”

孔方道人诧异，只朝他身后的徒弟看去，只见他耸耸肩，手一摊表示无奈，只得暗暗忖道：“恐怕这回
遇到个不好唬弄之人，定是他昨夜见自己吃喝得狠了，心中肉疼，看来不使点真本事，这午饭就别想

了。”

想到这他淡淡一笑道：“也好！香烛我已采办齐全，待我去换身衣服，拿几件法器，便开始追邪。”

他又一指李清道：“等会儿作法，恐会惊了少爷，且让我这徒弟去将他看住。”

按照昨晚他们师徒商量的办法，要想得到夫人的重谢，只能从病根上作文章，只要能劝回迷失的少爷，

这邪就算驱成功了，所以这驱邪的关键还是在李清身上，至于怎么劝，那就是李清自己的事了。

张员外听他说得有理，便叫来府中管家吩咐道：“张福，你带这位小道长去少爷房间，手脚轻点，别惊
醒了少爷。”

“是！老爷。”管家点头哈腰，赔笑上前，露出颗黄澄澄的大板牙，牙板极宽大，啃瓜皮时倒也便利。

那管家扭头看了看李清，笑容顿去，嘴角微微一撇道：“你跟我来吧！”

这管家叫张福，是张府的大管家，祖宗三代都伺候这张家，上次的菩提士便是他找来的，结果坏了事，

被老爷臭骂一顿。昨天他也见了孔方道人的表演，好象有几分道行，但更关键是少爷好象装得有点乏

了，不定真顺着这个梯子下来，白白便宜了这两个道人。

张福心中极为不安，这两个道人是二管家张禄的心腹张才找来的，若成了，功劳就是他的。这张禄早就

想抢自己的位子，若这回真被这两个道人蒙对，他岂不是更占了上风？张福越想越心惊，事关饭碗生

计，焉能大意，心里有事，脚步自然慢了下来，最后停下，一指前面道：“我事务繁忙，没时间陪你，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李清顺他手指方向望去，只见前面还有二进，七弯八绕，仅岔口就有三个，而且所有的房子外形都一

样，让他怎么找少爷的房间，便笑道：“管家说笑了，这叫我怎么找，师傅的作法马上要开始了，若误
了事，你们少爷的性命勘忧啊！”



“哼！你少来吓唬我，大家都是明白人，实话告诉你，老爷也希望你们快点滚蛋！”张福双手叉胸，连声
冷笑道：“你们不是自诩道术高超吗？我家少爷中邪，你只要找到邪气在哪里不就知道了地方，何需我
来指引，我的小仙长大人？”

李清听他说话尖刻，也微微来气，眼一瞥，却见中门内有一身着绿裤红袄的丫鬟跑过，他眼珠一转，心

中有了定计，便冷笑道：“前面是内宅，我一个外来的男人在里面乱跑，惊了内眷岂不是管家的责任？
如果管家大人觉得无所谓，那好，我见到什么夫人、侍妾的，就说是张福的指使，让她们去给老爷哭诉

吧！”

张福刚走两步却被他将住，脚钉在地上半步也动弹不得，面皮胀得紫红，手指着他怒道：“你、你胡言
乱语，好大的胆！来人啦！”

几名家人应声跑来，“大管家，什么事？”

李清却微微一笑道：“大管家，夫人可急等着呢！”

张福心中着实郁闷，只得重重地哼了一声，挥挥手道：“没事，你们去吧！”

待几名家人走远，他一跺脚，恨恨道：“跟我来！”

走上一道回廊，尽头便是张仇的房间，门虚掩，只留一条缝，李清若有所感，一挑眼，却见门上放置一

铜盆，若贸然推门，这铜盆必然砸下，古时的铜盆分量极重，少说也三、五十斤，若被砸实了，就算不

出人命，脑震荡却免不了。

“有着顽童心态的纨绔子弟，但心肠也忒歹毒！”李清立刻给这家少爷下了定论，他见管家似乎没有察
觉，径直去推门，刚要提醒，可又记起他刚才的刁难，况且，若不让这铜盆落下，自己早晚还得遇上别

的晦事，情急之下，竟生生咬住了舌头，把提醒咽了回去。

他急往后退一步，怜悯地望着管家，眼睛一闭，就听‘咣当！’一声巨响，接着是管家的惨呼声，微微睁
眼，却见那管家捂着右肩，痛苦地半蹲下来，饶是他反应快，躲过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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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晌，房间里传来低低的惊呼声：“啊！是大管家。”

“快快把他扶走，别惊动我娘。”

一丫鬟涨红脸从房内跑出，她身体异常丰满，红袄几乎要被胸脯撑爆，却是刚才院中所见之人，她急将

受伤的大管家扶起，低声道歉两声，搀他一瘸一拐离去。

“我这肩膀恐怕是废了！”

“不会，大管家名字里有个福字，自然逢凶化吉”

……

声音渐渐远去，到院门时，张福突然想起什么，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了李清一眼，若不是他，自己怎会

遭此厄运。

李清呵呵一笑，几步上前迈进了房门，屋子里满是脂粉味，墙壁刷得素白，一面透镜钉在房门正对面，

下方是只小簸箕，里面放把铰子，斜对过挂一幅钟馗捉鬼图，图下是一张檀木大板桌，桌上只有一只玛

瑙碟子，碟子里盛着几盒胭脂，在房间的东北角放了一张牙床，床上挂一顶软烟罗幔帐，颜色却是雨过

天青，帐帘只放了一半，只见一年轻男子躺在里面，脸色惨白，眼皮却突突的跳。

李清并不上前，只寻一把椅子坐下，看着他，半天方才慢慢道：“我也不是什么捉鬼的道士，我知道你
是装的，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见年轻人不语，李清又笑道：“我有办法让你搞到童生资格，但你却须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

年轻人一骨碌坐起来，笑道：“你果真有办法替我搞到童生？”

李清起身去关了门，这才回头道：“这童生也不是什么功名，全凭县令一支笔，我听说你大舅是剑南道
的采访支使，二舅为剑南判官，如此显爵，那县令岂能不巴结？一个童生，在他不过举手之劳而已。”

张仇暗忖道：“此话倒不假，柳县令常来我家，就是为了结识舅父，可是此事若被舅父知晓，恐怕我会
吃不了兜着走！”

便道：“不妥！我舅父知道我底细，恐怕不能容我胡来，再说，我要的是举人，并非童生。”

李清早知道他会这样说，笑笑开导他道：“饭要一口一口吃，先得了童生资格，再慢慢想办法去取举
人，象你这样装疯，能瞒一时，可能瞒一世吗？考得上固然好，考不上你还有这么大的家产，何必这样

苦自己。再说举人考还有一年时间，这中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实在不行，出点钱雇个捉刀人代考，不

就万事大吉了吗？”

一席话说得张仇砰然心动，他起初把这事想得太严重了，现在被李清一讲，他才回过味来，请人捉刀的

事他也早有耳闻，自己舅父和剑南节度使关系极好，就算败露，也绝不会有什么事，但如果不败露，这

县尉之职就到手了，想象着自己身着官服的威风，张仇的心禁不住热了起来。再者，装了这么几日，他

也乏了，开始心痒翠花楼的妙处，正好就梯下楼。

想到这，他上下打量一下李清，所见所闻，这都是个胆大敢作之人，他心中突然有了个主意，便笑笑

道：“若你能保我得童生，我们便成交！”

李清只要他肯答应，哪会考虑以后的事，便举起右掌，笑道：“君子一言”

张仇大喜，也举右掌猛击下去：“驷马难追！”他却忘了，对方不是什么君子，只是个跳出三界外的道
士。



且说前院孔方道人已经换了行头，只见他头戴云霞五岳冠，身穿杏黄天师袍，腰系杂色彩丝绦，背插横

纹古铜剑，两只脚穿双耳麻鞋，手执五明降鬼扇，浑然一得道仙人，直看得夫人欣喜老爷心惊，喜的是

儿子回魂有望，惊的却是忘了和他讲好价钱。

孔方道人缓缓出剑，只见他轻踏小碎步，东走三圈，西趟两周，俨然画了幅太极两仪图，突然向南定住

身形，双眸微合，他右手执剑，左手拿水碗，嘴里念道：“吾水非常之水，五龙五星真气之水。吾剑非
凡之剑，可炼坚刚……”

一连念了数遍，眼睛却紧张地盯着月门，突然，他看见李清的身形闪过，知道大事已济，心中暗喜，又

大声念道：“急急如混元太上律令，普告万灵：天将统天下，伐天鼓，扬天旌，挥金星，掷火铃，捕无
影，搜无声。”

他猛跳一步大喝道：“疾！”那剑所指，仿佛是一道无形罡气，击中了正在逃窜的妖邪……唬得旁边众人
皆战战兢兢，不知发生了何事，却见那小道士扶着张仇慢慢从月门走来，张夫人大惊，急忙扑过去喊

道：“儿啊！你醒了么？”

“娘，我腿好软！头好晕！”说话间，身子一软，便要瘫倒在地，被李清一把拉起，这却不是装的，躺在
床上好久，自然虚乏。

“你认识娘了，这可太好了，媳妇儿，快来看看你夫君，他醒了！”

年轻少妇虽心下明白，可还得应承这个景，强作欢颜上前拉着丈夫的手嘘长问短。

旁边张员外趁夫人无暇，急将孔方道人拉到一旁低声道：“昨日忘了和道长讲价格，不知道长要多少
钱？”

“呵呵！贫道只为修身，倒真没考虑这个钱字，不过若不象征性收点，恐怕会显得员外心不诚，这样，
员外看着给点吧！”

张员外迟疑片刻道：“上次那和尚我给了两贯，道长看如何？”

“员外！”孔方道人一双绿豆眼翻向天空，鼻子喷出阵阵冷气：“你可知年初我道家四子都被皇上封为真
人，天下的玄元庙也改成太上玄元皇帝宫，圣眷之隆，自古未有，可员外却依然把我们和那等光头并

列，让人齿冷，非我在乎这两贯钱，若员外实在家境艰难，我不要也罢！”

张员外脸微微一红，又急道：“是了，道长的法术比他强些，那三贯如何？”

“只是这几道符咒炼制不易，还得向员外另收点本钱。”

张员外心中暗骂，却又无可奈何，只得一咬牙道：“那就再加一贯，四贯，可不能再高了。”

孔方道人却不答，眼光却向张夫人身上瞄去，张夫人见儿子已经无恙，心中欢喜，正东张西望寻找道

人，见他和丈夫呆在一起，便笑吟吟走了过来。

“五贯！”张员外心中暗叫不妙，妻子若开口，最少也会给十贯。

“好吧！那就依了员外。”见好就收，才是长久稳妥之道。

张员外大喜，急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子塞了过去：“这是十足五两，只多不少！”

孔方道人接过，略微掂掂，心中大乐，小心地把它放进自己袖囊之中，见夫人走过来，便长做一揖

道：“既然公子无恙，贫道尚有要事，就先告辞了！”

“这次多亏道长了，老爷，可谢过道长了吗？”



“谢了谢了！”张员外忙不迭答道，又惟恐道人不走，急命家人道：“道长还有急事，还不快去帮忙收拾
行李！”

“如此，贫道告辞了。”孔方道人又对李清喊道：“徒儿，咱们走吧！”

李清应了一声，提步欲走，旁边的张仇却慌了神，他一走，自己的童生、举人可怎么办？情急之下，一

把扯住李清，眼欲喷血，‘啊！啊！’两声，又呈疯癫的模样，张氏夫妇见状都大惊失色，难道赶走的
邪，又回来了吗？

“儿啊！你觉得怎样？”

张仇不答，左手指着李清，右手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襟不放，李清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心中一阵苦笑，

难道自己真要留下来完成那一掌之誓不成。

张员外急跑到孔方道人面前道：“道长，你看这事……？”

孔方道人见此情形，也猜到了七、八分，定是李清对他许了什么，他才肯不再装疯，现在又见他要走，

所以才不肯放他。心里是这样想，可嘴上却不能说，他沉思片刻答道：“妖邪自然是除去了，只是体内
还有些余孽，适才一直被我徒弟压着，他一走，这余孽就活跃起来，不过不碍事，过一两天便好。”

张员外哪里肯信他的话，自己钱已经给了，最后却又反复，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之事，他扯住孔方急

道：“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道长先把钱还我，要么你师徒二人留下一人做质，待真的无事，再放他
走。”

这时张夫人也走过来道：“我看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令徒身上，不如让他留下来陪我儿，如果道长觉得
有损失，我们自当补偿。”她回头命道：“快去，取五贯钱来！”

立刻有人端了五贯钱来过来，孔方道人见了钱，竟忘记了自己的仙长身份，又被张夫人胸前的白肉所

惑，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两手一沉，这才回过神，先把钱装进袋里，便低声对张员外道：“我倒没意
见，只是此事需征得我徒弟本人同意，我、我并没有他的卖身契。”

张员外见又白白损失了五贯钱，心中气恼至极，偏又不敢在夫人面前表露出半分不满，只得忍气跑到李

清跟前道：“小哥！你师傅愿意让你留下，你若肯留半年，我定待你不薄！”

“要留一年！”旁边张仇急道，张员外见儿子神志清醒，心中微微诧异，当下也不及细想，遂改口
道：“一年，只要你留一年。”

李清其实也动了心，只有稳定下来，他才能做些事，只是自己答应过替老道拎一年包，倒不好反悔，现

在老道得了钱，愿意解除这口头契约，这再好不过。

他笑笑便道：“留下来可以，但有件事我得先说清楚，我并非卖身予你家，我只是帮个忙，最多不过一
年。”

“这……”张员外有些犹豫，没有契约，他随时可走，自己可亏大了。

“不如这样，我聘你为我儿西席，包吃包住，以一年为限，咱们签个约，若你能做满一年，我开你十贯
的工钱，若你中途自己跑了，你就得赔我十贯钱。”

一旁的孔方道人惟恐他不答应，也大声帮衬道：“你若应了，你欠我的情便一笔勾销！”

“好吧！我答应你。”李清想起自己闲来无事，也正好用这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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